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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
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
《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
《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
集《大地苍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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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人一直认为仲源泣墓为中华二十四孝之一。
《望江县志》载：徐仲源，唐代望江人。他母亲病重

时，服用许多药物都无效，仲源便割股熬汤，母亲食用
后病愈。当时县令麴信陵将此事上奏朝廷，德宗赐其
所居之理叫“昭贤”，所居之乡叫“孝感”。后来徐仲源
考中进士，任合肥令。上任不久，其母亲便去世，葬于
住宅东南岗上。他母亲生时最怕打雷，每遇打雷，仲源
必亲自为她掩耳。居丧期间，每逢雷震，仲源就伏在墓
旁说：“仲源在此，仲源在此！”徐仲源死后，也就葬在其
母亲墓左边。望江确有孝感山。清乾隆三十三年《望
江县志》载：孝感山，邑北十五里，唐德宗贞元中孝子徐
仲源之庐。朝廷表其乡曰孝感，山亦以此名。

但《二十四孝图》中未能找到仲源泣墓，只有《闻
雷泣墓》，又称为《王裒泣墓》，是《二十四孝》中的第十
六则故事。

这则故事讲述了魏晋时代孝子王裒的孝行。王
裒，字伟元，事亲至孝。母存日，性畏雷。既卒，葬于
山林，每遇风雨闻雷，即奔墓所，拜泣告曰：裒在此，母
勿惧。隐居教授，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遂
三复流涕。后人有诗赞王裒：“慈母怕闻雷，冰魂宿夜
台。阿香时一震，到墓绕千回。”阿香指的是雷神。

那么仲源泣墓的故事是否就是那个闻雷泣墓的
望江版本呢？

不过，从上述记载看，二十四孝中《闻雷泣墓》这
一孝，我认为算不得至孝。王裒的孝行在其母生前只
用了“事亲至孝”了了四字，有些空洞无物，其重点孝
行在其母死后。死后的孝算不算孝呢？我对此斗胆
持否定态度。因为这样的孝行太容易了，现代社会十
分普遍，很多人父母生前没见他对待父母有什么孝
行，有的甚至用虐待来形容也是可以的，死后却伤心
十足，哭得泪流满面，历数自己没有尽到孝道，甚至假
心假意地停棺数日，花重金请人超度亡灵。

如此比较，徐仲源的孝行无论是母生前还是死后
均让人感叹与敬仰。也就是说望江的版本，亦即徐仲
源比王裒更胜一筹。

割股奉亲的故事如果追根溯源，开山鼻祖应该在
介子推那里，他曾“割股啖君”。《庄子·盗跖》告诉我
们：“介子推愚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
之。子推怒而去，抱树燔死。”不过介子推是事君，仲
源是奉母。重点是没有东西吃，快饿死了，仲源是因
其他药物无效而为母治病。

《全唐文》亦有隋代晋陵人陈杲仁为亲人“割股以
充羹”的故事，但当时的情况是“亲病须肉，时属禁屠，
肉不可致”，所以割股在这里与仲源一般并非为了果
腹，而含有治病目标，只不过人肉彼时尚未被赋予不
同于其他肉类的超验灵力。

人肉治病不知是什么时代什么神医得出的怪论。李
时珍《本草纲目》卷五二《人部》“人肉”条指出：张杲《医说》
言，唐开元中，明（州）人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载人肉疗羸
瘵，闾阎有病此者多割股。但陈氏之先，似已有割股割肝
者矣。鲁迅先生的《药》讲述的故事与传说中的“臂血和
丸”“割股疗亲”基本相同。证明人肉治病在那时的民间
居然一直有一条草蛇灰线，荒诞地存在着。

有资料显示，王裒，魏晋时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
人，博学多能。王裒的祖父王修，是魏国的名士，官至
大司农郎中令；其父是王仪，为司马昭的司马，因司马
昭讨伐东吴失败，直言得罪了司马昭而被杀。王裒遂
携母隐居，并以教书为业，自耕自食，终身坐不面西。

《昌乐县续志·古迹志》载：魏孝子王裒墓，在县治
东南五十五里之马宋集以东八里，即今天的昌乐县营
丘镇王裒院村。该村原名桃花村，因临近王裒墓院，
遂改名为王裒院。

徐仲源祖籍在哪？县志没有详细记载，我也一直
没有能力考证出他的来龙去脉。有人称，唐德宗年
间，徐仲源父徐升翁由宣城调任望江县令，全家随之
定居望江──如此，徐仲源当然就是望江人。后人感
其孝，在其墓旁建白华轩，孝义墩，甚至还有堂、碑、
坊、祠等。望江县城池建造较晚，明万历年间才有规
章模样，据说，县城当时建有五门，北门正对徐仲源故
居及墓地孝感山，因之被命名为“孝感门”。现在，这
些堂、碑、坊、祠包括五门均已无存。

《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述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
子故事的书，为元代郭居敬辑录后，编成《二十四
孝》。后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该书叙之以
文，咏之以诗，绘之以图，目的在于“用训童蒙”，一直
在民间广泛流传。但它一定挂一漏万。比如，闻雷泣
墓为什么不是徐仲源，为什么没有一个注释？当然，
这样的书籍这样的情况在那个信息相当闭塞，渠道十
分落后，记载方式十分单一的时代是难免的。我们不
能责怪于它，何况这并不影响望江人的孝行孝道。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一半是忠一半是孝，因此，行
孝的只是人不同，地域不同，而孝行孝爱的模式基本
同通无二，这深到骨子里的孝至诚至虔，我等后人唯
有敬而仰之，慎而学之。

闻雷泣墓望江版

七月中旬，溽热难耐，恰如待在潮湿
与闷热的风箱，两头难受，便动了去水乡
钱家渡转一转的念头。

果不其然，抵达钱家渡，我们便被盛
开在大门口的一池荷花给惊艳了。得了秦
淮水乡的灵气，这里的荷花开得与众不
同，荷花荷叶之间主次分明，所有荷叶恰
到好处谦逊地匍匐下身子让出通道，让人
老远就能看到成片粉色的、白色的荷花，
枝枝亭亭玉立、含露饮风。城中也有几处
赏荷地，可彼处的荷叶总爱喧宾夺主，肥
嘟嘟地铺天盖地，几枝荷花被挤压在小角
落不敢喘气。妻子和女儿赶紧下车“咔
咔”地拍照了。

我们去的时候已是傍晚，是个阴天。
游客服务中心周边结成串的凌霄花又把我
们惊喜坏了。一丛、两丛凌霄花倒是常
见，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凌霄花
呀。她们绕景区的围墙爬满了一周，一起
吹响了火红的喇叭欢迎我们。

挑选了一家枕水而居的民宿住下，安
置好行李，乘天还没有黑，我们便迫不及
待地欣赏水乡美景了。

一条宽若两丈见许泛着绿光的水渠从
钱家渡的脚下静静流过，这是钱家渡村
的灵和魂。千百年来，小村依水而居，

择水而栖，小小的船儿从这里驰出，又
从秦淮河里驮着夕阳驰回，满载的都是
江南水乡情。

虽然经过现代的洗礼，钱家渡的水依
然保留着童年难得的绿，绿得新鲜，绿得
会说话，不带一丝杂质，看一眼都会让人
心神摇曳。岸边上粉墙黛瓦的村舍心甘情
愿地把身影投入她们的怀中，与她们相依
相恋，形影不离。

乡村旅游发展的步点并没有改变钱家
渡原始原真的水乡棸落风情。站在孙家桥
上，依然可见村中老妇沿着溪渠捣衣淘米
和取水，保留着传承千年不变的生产生活
方式，这也是钱家渡作为江苏省首批特色
田园乡村最为迷人之处。小桥流水人家，
乡村乡魂才是它们真正的主人。

几只披着彩绸的乌篷船儿显然摇了一
天橹，已经累了，静静地泊在渡口。它
们像是在聆听，又像是等待，等漫如潮
水的蛙鸣和虫鸣，把它们装得满满，然
后明天一点一点地倒给乘船戏水游览的
客人们听。

水乡自然桥多，不足两百米的一段水
面上竟然架有孙家桥、春风桥、雨巷桥三
座石桥。月亮自古是小村的最爱。三座石
桥当然要用月亮的身段为小村加分了。

在雨巷桥边的一家乡村餐馆用完餐，
天已经完全黑了，钱家渡的乡村旅游大戏
却刚刚开始。

没有满天繁星，钱家渡借来了满天繁
星，献给我们。

在春风桥边的一块偌大草坪上，工作
人员把这里布置成一条天上的集市，成
千上万盏霓虹灯眨着忽闪忽闪的眼睛，
宛如一条地上流动的银河。这里正在举
办露天音乐节。音乐、烧烤、冷饮、帐
篷和小型桌椅散布在霓虹灯下，游客们
三三两两从村中民宿走出，以天为幕，
与地为席，坐在草坪上听音乐，吃烧
烤，散漫而又惬意。风很给力，翻过背
后的秦淮河大堤使劲地吹，要把人吹个
透心凉才罢休。

此时，左边的古 村 落 枕 着 一 溪 绿
水，静得只剩下一声老翁插门闩的吱呀
声，右边的草坪上音乐伴奏，烟花升
空，人声鼎沸。钱家渡向我们展示了她
魔幻般的脸庞。

听着一夜的蛙鸣，在水乡钱家渡，我
们睡得很香很沉。清晨，我们离开的时
候，没有惊动小船儿，没有惊动春风桥，
只有一场滴滴答答的夏雨为我们送行，只
有爱吹喇叭的凌霄花为我们送行。

夜泊水乡钱家渡
吴晓波

炎夏酷暑，一只西瓜能让你大快朵
颐、解暑生津。恰如英雄好汉饥渴难耐寻
着一处酒家，排出一锭大银，提坛牛饮，
大块吃肉，那叫一个痛快！少年初长成，
豪气心中生，幻想把西瓜吃得如好汉饮酒
吃肉般豪纵不羁，侠气满满。仰头敢笑日
月，挥袖能断西风。只是，买的西瓜吃来
豪气不足，味道也寡淡，怎么办？“取”
一只瓜来！

去哪取？自是令我向往的瓜田。
“新丰美酒 斗 十 千 ， 咸 阳 游 侠 多 少

年。”每念一遍，豪情便长一分，仿佛
自己就是衣袂飘飘的咸阳少年游侠。
去取一只瓜，已经迫不及待地提上了
日程。

有取瓜意愿的还有峰。每天我和峰一
起结伴上学，路旁是绿油油的田园，田园
里什么都长，豇豆、红薯、辣椒、丝
瓜，当然少不了西瓜。瓜田总是引人瞩
目，中央立着一顶茅草棚，那是看瓜人
守夜的窝。还少不了一只狗，那是对付
偷瓜贼的利爪。

西瓜芽破土而出，藤蔓渐长，生出一
个个小西瓜球。西瓜球一天天长大，绿油
油、圆溜溜，一望无际。“瓜儿熟了，贼
也就惦记上了。”看瓜人既欣喜又心颤。

取瓜肯定不能在大白天，那无疑是肉
包子打狗。凌晨拂晓，看瓜人上下眼皮直
打架，看家狗也困得昏天暗地，才是最合
适的时机。如果看瓜人被惊醒尾追过来，
那就使出特意为他准备的独门暗器，一只

破渔网迎头罩住，必然动弹不得，然后乘
机分头撤退。

“那狗追来咋办？我惧狗。”峰怯怯地
问道。我们被狗的难题卡住了，愁得脑瓜
子疼，直到有一天我抬头望向房梁。

“我从家割块腊肉带去，这畜生贪嘴，
就顾不上我们啦。”

“高，高，实在是高！”峰端出《小兵
张嘎》里胖翻译的马屁样，朝我伸出了大
拇指。现在想来，峰是有私心的，割的不
是他家的肉，他当然开心。

可是，凌晨咋出家门，也是个难题。
“只能冒险溜出门了。”
计划得当，就等时机到来。这个时

机，是等峰他爸出差。如果被他爸发觉
了，一顿竹笋炒肉定会让他终生难忘。

行动定在周日凌晨。由于不敢上闹
钟，我躺在床上装睡，时不时偷瞄一眼
时钟。过了半夜，困意袭来，眼皮像粘
了胶水，扯都扯不开。我只能对自己下
狠手，狠命地掐大腿，以求保持若即若
离的清醒。

熬到点，我蹑手蹑脚地披衣穿鞋，悄
无声息地打开大门，正要往外迈步时。

“干啥去？”
我腿一哆嗦，“失……失眠，想出去

走走。”
“把英语单词背一背，保准你一会儿就

呼呼的。”
我一个晚上的苦熬，就灰飞烟灭在这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里。峰的情形更是让我

哭笑不得，他熬不过瞌睡，一觉睡到了日
上三竿。

我沮丧不已，峰也不停地拍着自己的
脑袋，自责懊恼。

“一次失利算不了什么！”
正当我们又一次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时，形势突然急转直下。
周一下午放学，班主任宣布了一则消

息：初二两名同学结伴偷瓜，被看瓜人扭
送到学校，校长气得把杯子都摔了。

班主任扶了扶眼镜，从镜片后射出幽
冷的光：我们班可不能发生这种事情，绝
对不允许！“啪！”黑板擦重重地拍在讲台
上，我与峰面面相觑。

取瓜最终成了一场空，我与峰心里也
空荡荡的。再次走过瓜田，那绿油油的瓜
咧开了嘴，似乎在嘲笑我们的胆小、懦
弱、无能。算什么少侠？这未了的心愿，
每一年的夏天都在瓜田里跑来跑去，像猹
一样敏捷。

再次遇见峰，他已胡子拉碴，我也发
际线攀顶。

“还记得合计去偷瓜的事吗？
“哦，那时小孩子瞎逞能，呵呵……”
如今，瓜田越来越少，外埠瓜一溜溜

躺在水果店的架子上。呼哧呼哧吃着，还
真甜，但觉得甜不到心里。

我曾经想去取一只瓜。在月光下，我
又想起这档子事。少年的情怀，不经意间
就长成了中年的月亮。淡淡的月辉，晃啊
晃，都是从前的影子。

取一只瓜
叶荣荣

王菱红绝望了，仿佛看到自己的身躯渐
渐冻成一堆遗骸。

半小时前，她来到地下室冷库，查看厚
重的各个分部的门关好没有。月前，因为小
肖的吊儿郎当，里门没关严实，致使电费飙
升至往常的两倍。老板看了财务报表问她电
费上涨的原因，她是这块的负责人。老板的
脸阴得发蓝，像白条肉上的蓝章，想到这个
形象的时候，她心里快活了起来，阴郁烟消
云散。她对老板说，我马上查。原因找到，
她却没如实报告，不忍心让老板开了小肖。
他刚入职，好不容易有了一份月薪四千的工
作，老家还有年迈的母亲。她担了责，说自
己检查时没关好门。

她训了小肖几句，看到小伙满眼盈泪，
立刻心软，她儿子泪奔的时候她也这样。除
开这个原因，还有冷库工作的不易，那环境
她是熟知的，外面无论如何酷热，一进库门
必须马上穿上厚厚的棉大衣，一天进出几十
趟，一会寒气入骨一会又汗如雨注，让人心
慌漏气。她今天开了门，想着马上就出去，
自己冬衣在身，就不想穿那残留着寒来暑往
各种气味的大棉衣。她一一推门，听到哗啦
一响，顿时怒气升腾，这个小肖太不争气，
没过两天，老毛病又犯了。难道进冷库是下
油锅，着急忙慌的，那些冻肉会要他的命？

确认门关严实了，她转身就走，大门却
关上了，她惊诧不已。回想刚才轻抚脸庞的
一丝风，那一声响原是在这里。她轻拍额
头，为错怪小肖而自责，幸好他不在身边，
否则……她扭动把手，门却僵着，这才想
起，库门进出都必须插钥匙才能开，她暗叫
不好，钥匙留在门外，忘了取下又插入的程
序，她出不去了。她一摸口袋，手机还在，
没像往常放在包里，她暗自庆幸，忙打电话
给门卫。一连拨了三次，都不在服务区，固
定电话怎么会？她急忙查看，原来是自己的
手机没有信号。她有些慌，拍打、呼喊，几
十遍后，发现声音是闷闷的，电波信号尚且
不能传送，她明白一切都是徒劳。

一阵阵寒气袭来，她身子像掉进了冷水
盆，不得不穿上那件大衣。慢慢地，胸腔里
绵软臃塞起来，她立刻明白，库房的氧气也
非常有限，可能要不了几小时就会耗尽，即
便她能扛过寒冷，也会窒息。想到这里，她
的眼泪滔滔地流过脸颊。

她在心里轻轻地唤了一声：妈，原谅我
的疏忽大意——不能陪您到最后，反要您照
顾我年幼的孩子，您都七十六了，父亲刚离
去，我也要……白发人送黑发人，您一定扛
住——孩子会成孤儿啊！

想到孩子，王菱红又想起那场车祸，丈
夫血肉模糊的场景又浮现脑海。多少次，她
想把这个场景挤出大脑，总难如愿。

她一头倒在破旧的沙发里号啕，觉着自
己的身体在一点点冻僵。

她想到小肖，那个比她小五岁的小伙，
他要是再暧昧地说几回，也许她会考虑的。
那回，他说：“王姐，你真好！我真……”真
什么，真感谢我自担过失，让他免受处罚？
还是“真的好喜欢”，苦家出生的农村娃，你
怎么就不勇敢点呢，也许你一冒失就会让我
放下对你的戒心而不进库房，也就不会有今
天这个绝境啊！

她呜呜地抽泣。
泪光里她隐约看到老板的蓝脸，在显摆自

己的金表，说价值十万，还在一次酒后强行搂
着她说：“你从了我，表就归你了！”她只想把
孩子养大，要嫁也光明正大地嫁，做小三，打
死她也不干，一旦做了，还不让母亲羞死在王
家湾。那时那样决绝，一脚蹬开老板——老板
要是借着浪费用电的事开了她多好，今儿她不
下地库，总能留条命啊！可眼下……她泪水流
干，觉得身体磨盘般坠入深渊，一时又像一只
羽毛忽忽悠悠飘向天际……

她在儿子的哭喊中渐渐醒来，发现自己躺
在床上，母亲攥着她的手腕，眼睛肿成一条线：

“多亏那干瘦的老头，他说‘傍晚觉得少了什
么，左思右想，是少了你的招呼问候’，他在办
公楼前睃了一圈，黑灯瞎火，见你电瓶车在，就
满场院寻，总算在冻库找到了你。”

母亲的描述让她记起门卫老华，那个偶
在门卫室里写毛笔字的瘦老头，能写一手漂
亮的颜体，她取快递时看到，呀了一声，差
点就说真像我父亲的字，想想不妥就收住了
话。那以后，她不像那些同事进出厂门高昂
着头，看见老华就问候招呼，像问候父亲，
老华的面庞就总留着春天的暖。

病床上的王菱红搂着儿子泪如泉涌，这
时，她觉得冷库里也不是那么凛冽。

冷库不冷
董本良

飞向夜空 汤青 摄


